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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陆氏家制》及其对陆象山的影响 

欧阳祯人
1
 

(武汉大学，湖北 武汉 430056) 

【摘 要】：《陆氏家制》的理论依据是孔子的“忠恕之道”“三大纲领”“八大条目”，并且把《礼记·大学》

中“财”“德”关系的思想运用到了家庭的管理思想和伦理关系之中，落到了生活实处。陆九韶对汉代开始的举孝

廉、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全盘否定，对陆象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陆九韶认为，对家务事和经费开支的管理必须未雨

绸缪，精打细算，严防败亡破家。这为陆象山在荆门时期建立突出的政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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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收录了陆九韶的《陆氏家制》四篇。《黄宗羲全集·宋元学案》的《梭山复斋学案》也以《梭山日记》的

形式收录了相关内容。其文谓“考古经国之制，为居家之法”[1]，这言简意赅，极富针对性、时代性和实用价值。相对于历代著

名名臣家训、文人家训来讲，陆九韶的家训内容和形式别具一格。在南宋孝宗、光宗两朝特殊的历史背景下，结合陆象山的人生

轨迹，我们可以透视该家训的思想框架、治家理念、道德规范、人生理想等对陆象山的影响。如果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角度审视

陆象山的人生与思想及其在荆门的成就，我们的研究将会得到一些新的收获。 

一 

陆象山拥有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渊源和底蕴的大家族。中国哲学史把复斋(陆九龄)、存斋(陆九渊)称为“江西二陆”;《黄宗

羲全集》引全祖望语，加上梭山居士(陆九韶)，称为“三陆子之学”。“三陆子之学”和而不同，相互渗透、互相依持。陆氏兄

弟六人“合族而食”，是一个大家庭。《梭山复斋学案》载曰:“其家累世义居，一人最长者为家长，一家之事听命焉。随迁子弟，

分任家事，凡田畴、租税、出纳、庖爨、宾客之事，各有主者。九韶以训戒之辞为韵语，晨兴，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，击鼓诵

其辞，使列听之。”[2]陆氏兄弟安宁和睦，皆为当地才俊，他们是一个整体。杨简在《象山先生行状》中写道: 

先生姓陆，讳九渊，字子静。其先伪姓，至齐宣王少子元侯讳通，始封平原殷县陆乡，因以为氏。曾孙讳烈，为吴令，子孙

遂为吴郡吴县人。自吴公四十世为唐宰相文公，讳希声，是为先生八世祖。七世祖讳崇，六世祖讳德迁，五代末，避地于抚州金

溪。高祖讳有程，曾祖讳演，并以学行重于乡里。祖讳戬，父赠宣教郎讳贺，生有异禀，端重不伐，究心典籍，见于躬行，酌先

儒冠昏丧祭之礼，行之家，家道之整著闻州里。母孺人饶氏，生六子，先生其季也。[3] 

陆象山的先祖中，有宰相出身的陆希声，有著名学者陆有程、陆演。从六世祖陆德迁迁至金溪，到南宋陆贺，一直数代同堂，

未分田亩，合灶吃饭，保持着诗礼簪缨、钟鸣鼎食的大家遗风，被称为“青田河畔樵农客，云林山下宰相家”。大哥陆九思总管

全局，有家训著作《家问》一部，可惜已经遗失了。朱熹曾经为这部家训著作专门作了跋，评价很高:“《家问》所以训饬其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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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者，不以不得科第为病，而深以不识礼义为忧。其殷勤恳切，反复晓譬，说尽事理，无一毫勉强缘饰之意，而慈祥笃实之气蔼

然。讽味数四，不能释手。”[4]480这种治家理念和为人风范与梭山居士的《陆氏家制》是一致的。可见梭山居士的为人风格及其

家训是深受大哥陆九思影响的。陆九韶为陆九思撰写过《行状》。六兄弟中，四哥陆九韶，号梭山居士，不念场屋，与朱熹特别

“友善”，《宋史》专门为陆九韶立传，在很大程度上是陆九韶拥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家训思想。 

孝宗皇帝曾经表彰过陆氏家族:“陆九渊满门孝悌者也。”[5]419南宋理宗淳佑二年(1242 年)，朝廷敕旌陆氏义门:“江西金溪

青田陆氏，代有名儒，载诸典籍，聚食逾千指，合灶二百年，一门翕然，十世仁让。特加褒奖，光于闾里，以励风化。”[4]527当

时的陆氏家族有两大特点:“鼓磬聚合，为歌寓警”。陆九韶把训诫之词编为韵语，供家人谒祖先祠唱诵。《宋史·陆九韶传》记

载:“九韶以训戒之辞为韵语，晨兴，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，击鼓诵其辞，使列听之。”[6]12879此其一。二是奉行“家国同构”

的理念，由家长一人主持家政，组织生产，众子弟轮流协助管家，余则各司其职，各有制度，使得陆家农、商、儒三业并进，成

为金溪名门望族。1这在梭山居士的《陆氏家制》中都有特别的表述。 

《陆氏家制》分为《居家正本》上、下和《居家制用》上、下，共四篇。文本的理论依据就是孔子的“忠恕之道”、“三大

纲领”和“八大条目”。尤其是把孔子及《礼记·大学》中“财”“德”关系的思想引申到了家训的伦理关系之中，开拓了新的

境界，并把《大学》中“大而化之”的思想落实到家务十分细致的原则中。陆九韶的家训思想与其哲学思想相表里，并极其尊重

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理念。正因为如此，《陆氏家制》始终都坚守着先秦儒家的立场。这也透露了江西三陆子之学的一些基本立

场。这似乎也是陆象山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。 

《居家正本》一开始，就系统叙述了小学、太学的学习内容和理论依据。陆九韶首先强调的是“六艺”:礼、乐、射、御、

书、数，他特别指出:“小学、太学之教，俱不在言语文字，故民皆有实行而无诈伪。”[7]258这是陆氏之学注重德行、行动，反对

寻章摘句的特征体现，也与朱熹的四书之学不同，深得孔子的“六艺”真传。江西三陆子之学“千虚不博一实”。
[4]527

这似乎已

经有了陆象山行动哲学的路数。在这样的基础之上，《居家正本》才进一步教人《六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“通晓大义，明父子、

君臣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节，知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，以事父母，以和兄弟，以睦族党，以交朋友，以接邻

里，使不得罪于尊卑上下之际。”[7]258《居家正本》依托于“三大纲领”“八大条目”，强调在人伦关系中坚守仁义礼仪，尊老

爱幼，讲信修睦。由此可见，陆九韶“居家正本”的“正本”，就是陆九渊治理荆门时期的“正心”，就是尊德性，就是培植人

之所以为人的道德根基。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，陆九韶写出了下面的话:“人孰不爱家、爱子孙、爱身?然不克明爱之之道，故

终焉适以损之。请试言其略:一家之事，贵于安宁、和睦、悠久也，其道在于孝悌谦逊，重仁义而轻名利，夫然后安宁、和睦，

可安而享也。”[8]259相对于其他的内容而言，《陆氏家制》中最根本的思想是要求子子孙孙孝悌谦逊，重义轻利，家门和顺。因为

这是人生一切事业的前提与基础，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，这当然也是儒家的价值观念。这段文字首先提出了“一家之事”的最

高目标是“贵于安宁、和睦、悠久”。“安宁”“和睦”“悠久”这三个概念是一个递进关系，只有安宁之后，才能够和睦，只

有和睦之后，才能够悠久。什么是安宁?结合整体的《陆氏家制》，我们才能够知道，所谓的“安宁”，就是不要先利后义，不要

舍本逐末，不要利欲熏心，唯利是图而六亲不认。我们应该注意到，这是《礼记·大学》的思路。《陆氏家制》认为，要做到这

一点，一是“孝悌谦逊”，二是“重仁义而轻名利”。孝，是针对长上而言;谦逊，是针对所有人而言，是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。

“重仁义”与“轻名利”，是相辅相成，互相激发的两个方面。重仁义之后，就会轻名利;轻名利的原因也正是在重仁义。不重

仁义，就会重名利。重名利之后，同时又要再重仁义就成了一件艰难的事情。如果把名利放在仁义的前面，最终唯一的结果，就

是败亡破家，后果十分严重。所以，“孝悌谦逊”是“重仁义而轻名利”的前提与基础;“重仁义而轻名利”则不仅是“孝悌谦

逊”的提升与发展，而且也是进一步加固“孝悌谦逊”的重要途径。这是家庭安宁、和睦、悠久的根本保障。 

值得一叙的是，“重仁义”同时又是“孝悌谦逊”的提升和扩展。“孝悌谦逊”只是从家庭内部的关系处理上来讨论问题。

“重仁义”则主要是面对社会大众。前者是“私”，后者是“公”。这正是孟子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(《孟

子·梁惠王上》)思想的具体体现。“仁”者，爱人，是恻隐之心，是礼乐的前提，是四箴(视、听、言、动)的基础。如果从家、

国一体的角度上来讲，家里的“孝悌谦逊”，就成了社会上“重仁义，轻名利”的基础。这就不仅仅达到了家庭、家族的“安宁、

和睦、悠久”，而且也会使整个国家“安宁、和睦、悠久”。其实这正是《礼记·大学》在经济思想上的精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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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陆氏家制》是这样写的，陆家的家风也确实是落实在了这一重要的治家理念之上。据《敕旌义门江西陆氏族谱》载:“象

山之始生也，乡人有求抱养为子者，二亲以子多欲许之，九思力请以为不可。是年，九思适生子焕之，与妻曰:‘我子付田妇乳

之，尔可乳小叔。’妻忻然而从。象山既长，事兄嫂如父母。及守荆门，迎侍以往，不半年而归。”
2
 

这是一个感天动地的千古佳话!不忍心将小弟送给别人，这正是陆家兄弟之间人情厚重的突出体现。大哥九思也许在想，我

们少夫少妻，以后生孩子的机会还多的是，但是父母年纪已经大了，小弟送给别人以后，就再也没有机会再生弟弟了。此情此意，

感天动地啊。大哥陆九思的行动肯定感动了全家每一位成员，这正是陆家“鼓磬聚合，为歌寓警”，合族而居，钟鸣鼎食的原因。

其中最受感动者，毫无疑问，是陆象山。大哥大嫂天高地厚的恩情，真正感动了他的一生。而且，整个陆家的治家理念也对陆象

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陆象山治理荆门的时候，从“正心”入手，手法与目的的高度统一，在事事物物上磨炼的套路，紧锣密鼓

而又井井有条的风格，正是从《陆氏家制》中受到了重要的启发，这是可想而知的。 

二 

《陆氏家制》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在于对科举考试弊端的批判。毫无疑问，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切万恶之源。江西三

陆子之学，以此作为他们建立哲学体系的起点，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。笔者以为，对科举制的批判，正是陆象山哲学的出发点。

陆象山在白鹿洞书院讲授“义利之辩”，实际上，他批判的对象还是以科举考试所产生的一系列弊端为主要目标的。 

陆九韶认为科举考试毁灭了自上古以来的小学、太学的教育体系和教育传统。陆九韶写道:“自井田废坏，民无所养，幼者

无小学之教，长者无太学之师，有国者设科取士。其始也，投名自荐;其终也，糊名考校。礼义廉耻灭绝尽矣。”[7]258他从根本上

否定了自汉代开始的举孝廉制度，也否定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，这应该是中国思想史、教育史上振聋发聩的批判。学术地

位是十分突出的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，陆九韶在经济上是坚持井田制的。坚持井田制，其实就是坚持老子、孔子、孟子以来的太

古之道。井田制的目标，就是要“民有所养”、鳏寡孤独的生活都有保障，反对弱肉强食。陆九韶的意思是废坏井田制之后，老

百姓就必须为了自己的生计而奔波，强梁者欺行霸市，弱小者投告无门。此时此刻，人的贪婪、邪恶之心就会被逐步调动起来。

所以，井田制与小学、太学是相匹配的。没有了井田制，继而没有小学、太学，功利之心炽烈于内，投机钻营牵引于外，礼义廉

耻当然就灭绝殆尽了。 

所以，陆九韶从“八大条目”的独特视野，家国一体，提出了正确的教育目标:“人之爱子，但当教之以孝、弟、忠、信，

所读之书先须《六经》《语》《孟》，通晓大义，明父母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节，知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

道，以事父母，以和兄弟，以睦族党，以交朋友，以接邻里，使不得罪于尊卑、上下之际次。读诸史以知历代兴衰，究观皇帝王

霸与秦汉以来为国者规模措置之方。此皆非难事，功效逐日可见，惟患不为耳。”
[7]258

他以此为依据，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汉代以

后，教育的整体设计，尤其是科举考试对中国社会，对我们每一个个体，每一个家庭，甚至最后是对整个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伤

害。“学校之养士，非养之也，贼夫人之子也;父母之教子，非教之也，是驱而入于争夺倾险之域也。……世之教子者不知务此，

惟教以科举之业，志在于荐举登科，难莫难于此者。试观一县之间应举者几人，而与荐者有几?至于及第，尤其希罕。盖是有命，

非偶然也。此孟子所谓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。至于止欲通经知古今修身，为孝弟忠信之人，特恐人不为耳。”[8]259陆九韶认为，

科举考试本身就是“贼夫人之子”、“驱而入于争夺倾险之域”，戕害人心，误人子弟，祸害千年。在《居家正本下》中，陆九

韶批判科举考试的火力确实是十分猛烈。3 把陆九韶《居家正本》上下中所有批判科举考试的文字联系起来，我们可以总结出下

面五个方面的内容:第一，违反了孟子“求在内”的古训，恰恰是“求在外”。放弃了“孝悌谦逊”和“安宁和睦”，竞相追逐

功名利禄，“驱而入于争夺倾险之域”。这当然是戕害人的生命。罪恶之大，无以复加。第二，人们朝思暮想，开口闭口，废寝

忘食，全部是对名与利的疯狂追求，利欲熏心，却置家庭之中父子、兄弟、夫妻于脑后，有的甚至“父子相夷，兄弟叛散”，本

末倒置。其言语之犀利，思想之尖锐，简直就是王阳明《拔本塞源论》的前奏。第三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，被真正录取的名额十

分有限，成功的希望不到百分之一。千百年来，千千万万的人争闯独木桥，最后绝大多数人都得不到任何好的结果而以悲剧告

终。光宗耀祖，光大门户，都是痴人说梦。第四，对于成功的人士来讲，由于他是争名夺利、舍本求末而得来的名与利，因此，

他真正到获取高位的时刻，就会满怀功利，利欲熏心，“临政不明仁义之道”，这于己、于家、于国，都是一场灾难。第五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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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不能百年，而我们却熙熙攘攘，追名逐利，把大量的青春年华都埋葬在这些名利的追逐之上，岂不是太划不来了吗? 

陆九韶提倡“箪瓢为奉，陋巷为居”，以孔颜乐处为道德的依据，以仁义孝悌、为智为贤为人生的境界，以利国利民，平治

天下为国家和社会的理想，向科举考试发起了全面的批判。仅凭此，就足以奠定陆九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。因为科举制

泯灭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然善性，用七情六欲激发起人外在的功利之心，走上了一条尔虞我诈、欲壑难填的不归之路。 

陆九韶的思想，毫无疑问是十分犀利、十分敏锐，而且也十分深邃的。他深刻地影响了陆象山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他们兄弟

之间肯定就这样的观点进行过深入的讨论，并且达成了共识。因为陆象山曾经说过:“秦不曾坏了道脉，至汉而大坏。盖秦之失

甚明，至汉则迹似情非，故正理愈坏。汉文帝蔼然善意，然不可与入尧舜之道，仅似乡原。”[5]404陆氏之学尊奉简约，没有滔滔

不绝的弘篇大论。只是点到为止，但是，象山的观点深刻之极。这里的这段文字，即便是绝大多数当代的中国学者，也不能够望

其项背。秦朝之所以没有坏了“道脉”，因为它是明火执仗地与儒家作对，而且时间相对比较短，“天下苦秦久矣”，全国人民

都知道，敲剥天下也好，焚书坑儒也好，都是明的。它的结果像泡沫一样，最后一哄而散。毕竟时间太短，灰飞烟灭得也快。但

是，汉代就不一样了。它是典型的打着儒家的旗号反对儒家。也就是说，表面上它好像尊奉的是儒家，但是实际上，它却从骨子

里进一步败坏了儒家的正道。汉文帝本来是历代专制主义者尊奉为二十四孝的楷模之一，但是，在陆象山这里却只是一个乡愿。

这样的观点，在中国古代，实在是极其罕见! 

由此可见，在陆氏兄弟看来，汉代是一个地地道道从骨子里彻底背叛原始儒家思想的时代。《礼记·中庸》写道:“天地之道，

博也厚也，高也明也，悠也久也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无穷也，日月星辰系焉，万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广

厚，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。今夫山，一拳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今夫水，一

勺之多，及其不测，鼋鼍、蛟龙、鱼鳖生焉，货财殖焉。《诗》云:‘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!’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。‘於乎不显!

文王之德之纯!’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纯亦不已。”汉代的儒学没有这种“於穆不已”的开阔精神。杨雄在其《解嘲》中写

道:“当今县令不请士，郡守不迎师，群卿不揖客，将相不俛眉。言奇者见疑，行殊者得辟。是以欲谈者，卷舌而同声;欲步者拟

足而投迹。向使上世之士，处乎今世，策非甲科，行非孝廉，举非方正。独可抗疏，时道是非，高得待诏，下触闻罢，又安得青

紫?”[9]语气看似轻松，其实是极其沉痛。从此以后，中国以吏为师，变成了皇权至上、官僚权力一统天下的局面。人们在生活

中彼此勾心斗角，社会道德沦丧，一切的独立性、自由性、包容性、创造性扫荡殆尽。 

对科举制的批判，陆氏兄弟之间的观点，明显具有继承性，但陆九渊的相关论述更加深入而鞭辟入里，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。

陆九渊否定秦汉以来的一切学术:“秦汉以来，学绝道丧，世不复有师。”[10]14他又说:“此学之不明，千有五百余年矣。异端充

塞，圣经榛芜，质美志笃者，尤为可惜!”[10]14 这是在说，道统毁灭，圣经榛芜，最大的危害在于对人性的毁灭。陆九渊是站在

“道脉”的角度来界定汉代以后的学术是“至汉则迹似情非，故正理愈坏”，因此，“学绝道丧，世不复有师”。从对科举制的

批判上来说，这里表面上说的是道统，实际上说的是人学。 

陆象山在《与吴仲时》的书信中写道:“大抵天下事，须是无场屋之累，无富贵之念，而实是平居要研核天下治乱、古今得

失底人，方说得来有筋力。五哥心志精神尽好，但不要被场屋、富贵之念羁绊，直接将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，就实论量，却随

他地步，自有可观。他人文字议论，但谩作公案事实，我却自出精神与他披判，不要与他牵绊，我却会斡旋运用得他，方始是自

己胸襟。”[11]象山在这强调，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才，那就千万不能老是怀揣科举考试的念头，“不要被场屋、富贵之念羁绊”，

整天官迷心窍，“富贵之念”萦绕心头的人，就不可能是“研核天下治乱、古今得失底人”。陆象山的批判对南宋时期朝野上下

苟且偷生、偏安一隅的社会风气其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，但是他的问题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上说出来的，也是从南宋政府何

以变得强大的角度上提出来的，所以，弥足珍贵。 

三 

从“考古经国之制，为居家之法”的原则出发，陆九韶提出家庭的各种用度、经费开支，不能奢侈，也不能吝啬，必须未雨



 

 5 

绸缪，精打细算，严防败亡破家的观点。陆九韶的行文始终有一种别的家训中没有的危机感，始终贯穿着只有中下层的知识分子

或底层官员家庭才具有的一种危机心态。在这样的家庭用度、开支问题的前提之下，陆九韶继而提出了人的品德修养问题最终都

可以在经济问题上查找原因。经济的管理必须精打细算，否则放辟邪侈，就不可能实现人的性情、心性，以及视、听、言、动的

自律与修养。这本来就是原始儒家进德修业的理路。然后，他进而推出:“家居如此，方为称宜，而远吝侈之咎。积是成俗，岂

惟一家不忧水旱天灾，虽一县一郡通天下皆无忧矣!其利岂不博哉!”[12]260 这就上升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问题上来，陆九韶把

《大学》“八大条目”的理论在家训中彻底用活了，可谓出神入化，接了地气。 

陆九韶在《居家制用》中一开始就引用了《礼记·王制》中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:“冢宰制国用，必于岁之杪，五榖

皆入，然后制国用。用地大小，视年之丰耗。”“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食。九年耕，必有三年之食。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虽有

凶旱水溢，民无菜色。”
[12]260

我们可以看见，陆九韶依据经典，用管理国家的理念来治理家庭，这也是高端大气的做法。他接着

说:“国既若是，家亦宜然。故凡家有田畴足以瞻给者亦当量入而为出，然后用度有准，丰俭得中，怨讟不生，子孙可守。”[12]260

可以看出，不论庄稼丰收还是欠收，这条基本的准则都是正确的。从“丰俭得中，怨讟不生，子孙可守”的话中，说明了他缜密

的思考:“丰俭得中”，是“怨讟不生”的基础，“怨讟不生”是“丰俭得中”的目的，最后的结果是“子孙可守”，悠久长远。 

陆九韶把《礼记·王制》中的收支思想，具体落实在家庭的收支之中:“今以田畴所收，除租税及种盖粪治之外，所有若干，

以十分均之，留三分为水旱不测之备。一分为祭祀之用，六分分十二月之用。取一月合用之数，约为三十分，日用其一，可余而

不可尽，用至七分为得中，不及五分为太啬。其所余者，别置簿收管，以为伏腊裘葛、修葺墙屋、医药宾客、吊丧问疾、时节馈

送。又有余，则以周给邻族之贫弱者，贤士之穷困者，佃人之饥寒者，过往之无聊者，毋以妄施僧道。”[12]260从上面的各项家务

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陆九韶先生把祭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然后按月划分各种用度。以“得中”为理想状态，既不能奢侈，寅

吃卯粮，也不能过于吝啬，克扣刻薄。然后，按重要程度的次序，在经济的开支上，把家务事安排得有条不紊，井然有序。 

陆九韶把家庭用度的精打细算看得非常重。他说:“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，为丰余之多者制也。苟所余不能三分，则存二分

亦可。又不能二分，则存一分亦可。又不能一分，则宜樽节用度，以存赢余，然后家可长久。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，必遂破家

矣。”[12]260可见，他忧患意识非常强烈，这在一个经济匮乏的状态下，也是历尽了历史沧桑之后防微杜渐之必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
陆九韶把“呼、游、饮食、土木、争讼、玩好、惰慢”也视为居家之病。而且，他把这七种病视为与家庭的经济状况相联系的结

果，而这七种结果，又会在家庭的经济开支上引起各种弊端:“居家之病有七，曰呼，曰游，曰饮食，曰土木，曰争讼，曰玩好，

曰惰慢。有一于此，皆能破家。其次贫薄而务周旋，丰余而尚鄙啬，事虽不同，其终之害，或无以异，但在迟速之间耳。夫丰余

而不用者，宜若无害也，然已既丰余，则人望以周济。今乃恝然，必失人之情。既失人之情，则人不佑，人惟恐其无隙。苟有隙

可乘，则争媒蘖之，虽其子孙，亦怀不满之意。一旦入手，若决堤破防矣。”[12]260这真是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管理一个大的家

庭，尤其是大的家族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 

陆九韶把家庭的经济收支、家务事的管理，与人的性情和道德修养结合起来，这是一个创造。曾国藩的相关论述，比陆九韶

晚了六百多年。4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注意。从《陆氏家制》关于“居家之病”的表述来看，陆九韶说的是，呼、游、饮食、

土木、争讼、玩好、惰慢等等不检点的行为，会导致家庭经济生活的漏洞百出，于是，“失人之情，则人不祐”，即人际关系失

调，矛盾丛生，终究不得善终。 

我们知道，孔子的相关论述也是比较多的，子曰:“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;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又曰:“贤

哉!回也。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!回也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又曰:“饭疏食、饮水，曲

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!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又曰:“奢则不孙，俭则固。与其不孙也，宁固。”(《论

语·述而》)孔子的意思是，心中有道义的人，一定能够由博而约，具有高度的主体自觉。物质利益对他来说，没有任何诱惑。

因为他已经先立乎其大，所以，小者不能夺也。与其骄奢淫逸，桀骜不驯，放辟邪侈，流连荒亡，造成严重的社会恶果，于人于

己都是灾难，还不如俭约、简易，疏食饮水，身怀道义，披褐怀玉，乐在其中。陆九韶的思想理路，很明显，与孔子是完全一致

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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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大学》的“八大条目”来讲，陆九韶的家训，最后必然要推向国家的管理。陆九韶从国家的治理出发，最后必然要以国

家的治理为归宿。所以，他说:“家居如此，方为称宜，而远吝侈之咎。积是成俗，岂惟一家不忧水旱天灾，虽一县一郡通天下

皆无忧矣!其利岂不博哉!”
[12]260

这是自然而然的家国情怀。《论语》也记载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:“《书》云:‘孝乎!惟孝，友于

兄弟，施于有政。’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?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所以，我们说，陆九韶的思想是深刻的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陆象山在执政荆门的时候，不仅在理财上表现出了超常的禀赋，而且在对各项事务的筹划中表现出雷厉风行

的效果。现在看来，他其实是在陆九韶《陆氏家制》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，从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。 

据《宋史》记载，陆九渊知军荆门，上任之初，他就充分认识到了荆门地理位置的军事战略的重要性，以最快的速度、最低

廉的经费全民动员，修筑了荆门有史以来最完整的城墙御防来犯之敌。陆九渊在荆门期间，衙门每天二十四小时开门。他在处理

各种政务的时候，仁慈厚道，敏锐犀利，赢得了老百姓的广泛好评。《宋史》写道:“罢关市吏讥察而减民税，商贾毕集，税入日

增。旧用铜钱，以其近边，以铁钱易之，而铜有禁，复令贴纳。九渊曰:‘既禁之矣，又使之输邪?’尽蠲之。平时教军伍射，郡

民得与，中者均赏，荐其属不限流品。尝曰:‘古者无流品之分，而贤不肖之辨严;后世有流品之分，而贤不肖之辨略。’每旱，

祷即雨，郡人异之。逾年，政行令修，民俗为变，诸司交荐。丞相周必大尝称荆门之政，以为躬行之效。”[6]12882这段文字不仅记

录了陆象山是一位文武全才，修筑城墙，修习弓马，而且还是一位治理国家的高手。这段文字也详细记载了陆象山在荆门时期进

行改革钱币，改革税制，发展经济，关心民生民瘼，大力移风易俗的事迹。他还亲自“教军伍射，郡民得与，中者均赏”，不拘

一格，打破常规，重用贤能。他全心全意，一切都为人民的生活着想，受到了上级的重视。如果没有《陆氏家制》这样的家教、

习染，对于一位从来没有从政经验的人来讲，陆象山在荆门短暂的时间之内就能取得突出的政绩，完全是无法想象的。 

参考文献： 

[1]陆九韶．居家制用下[M]//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纂委员会，编．续修四库全书(子部·儒家类)．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2002:261. 

[2]黄宗羲．梭山复斋学案[M]//沈善洪，主编．黄宗羲全集:第一册．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2:255. 

[3]杨简．象山先生行状[M]//钟哲，点校．陆九渊集．北京:中华书局，1980:387-388. 

[4]陆九渊．年谱[M]//钟哲，点校．陆九渊集．北京:中华书局，1980. 

[5]陆九渊．语录上[M]//钟哲，点校．陆九渊集．北京:中华书局，1980. 

[6]脱脱，等．儒林四[M]//宋史:卷四百三十四．北京:中华书局，1985. 

[7]陆九韶．居家正本上[M]//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纂委员会，编．续修四库全书(子部·儒家类)．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2002. 

[8]陆九韶．居家正本下[M]//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纂委员会，编．续修四库全书(子部·儒家类)．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2002. 

[9]杨雄．解嘲[M]//严可均，校辑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．北京:中华书局，1958:413. 

[10]陆九渊．与李省干(一)[M]//钟哲，点校．陆九渊集．北京:中华书局，198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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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1]陆九渊．与吴仲时[M]//钟哲，点校．陆九渊集．北京:中华书局，1980:88. 

[12]陆九韶．居家制用上[M]//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纂委员会，编．续修四库全书(子部·儒家类)．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2002. 

注释： 

1 对陆九渊影响极深的人，还有他的二哥陆九叙。陆九渊还专门为他撰写了《宋故陆公墓志》。文中说，“二兄气禀恢廓，

公正不事形迹，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和处理家庭矛盾。每当群居族谈至有疑义时，初若无与的他或正色而断之以一言，或谈笑而解

之以一说，往往为之涣然。因为家素贫，无田业，为了一大家人的生计，他弃文经商，勇敢地承当主营药店的重任。他诚实经营，

精心理财，一家百口的衣食杂用主要由其操持和供给。当穷约时，他的四个儿子、六个女儿总是穿得最差。如果不是大家都分得

了什么，他是决不会考虑到自己及其妻小的。他对妻小要求甚严，不允许有半点特殊化行为。但是，每当兄弟们因交游而需要费

用时，他不论手头多紧，总是想法子及时予以满足。陆九渊三岁丧母，依赖二兄二嫂之处自然多一些，因此，他特别了解和尊重

他们，也特别感激他们。陆氏兄弟中，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甘于自我牺牲者，大家恐怕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，何谈读书做官，成

名成家。”参见王佩著:《陆九渊家庭关系探微》，载《湖北工程学院学报》，2013 年第 1期，第 67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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